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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小传 

作者：楼宇烈 [2001-10-12 14:34:43] 

    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死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

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 

    太虚大师于襁褓中丧父，五岁时母改嫁，依外祖母生活。幼年时，大师曾从其舅父就读

于私塾，但因体弱多病，时学时辍。大师的外祖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大师幼年时经常

随其外祖母上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宁波天童寺、育王寺等佛教圣地、名刹朝拜进香。

其时，大师对寺僧的优裕生活甚为羡慕。大师十三岁至十五岁时，曾两次到镇上的百货店去

当学徒，然均因病和体弱，不堪劳累而中止。此时，已隐有出家之意。1904年，大师十六岁

时，藉故离家，先欲去普陀山出家，然因因缘时会，乃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

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

太虚。十一月间，奘年和尚携大师往宁波天童寺，从名僧寄禅（法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

受具足戒。次月，寄禅和尚介绍大师去永丰寺从歧昌禅师学经。在此后两年中，大师先后从

歧昌禅师受学《法华》、《楞严》等经，并阅读《指月录》、《高僧传》等书。歧昌禅师能

诗善文，太虚亦从之学习诗文，受益非浅。其间，大师还从谛闲法师等研习天台教观，并与

近代另一著名高僧圆瑛大师，在天童寺结为金兰之好，互研经教。1909年，大师赴南京入金

陵刻经处的祗洹精舍，从杨仁山居士学佛，时虽仅半年，进益却颇多。同学者有梅光羲、欧

阳渐，僧人仁山、智光、开悟等。 

    青年时代的太虚大师，思想十分活跃。1907年经同学华山、栖云等介绍，大师得读康有

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他当时还读了不少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书，甚至于

马克思的著作。1911年，大师在广州期间，时与革命党人有联络，参加秘密活动。大师尝自

述其青年时期政治思想之演变说：“我的政治社会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

义，而无政府主义。并得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意将

以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自传》）广州起义失败

后，大师因作《吊黄花岗》死难烈士诗，险遭不测，遂离粤至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以及目睹国内时局的艰难，大师对前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从而进行了一番反思，

觉得不能再如此荒弃光阴了。于是，他在这一年的10月，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

自修。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并题其关房曰“遁无闷庐”，大师自署曰“昧庵”。在三年的闭

关期间，大师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



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

践家。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

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自传》）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

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

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这就是他在《志

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

“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

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

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

疑是最为恰当的。 

    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

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

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

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

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

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

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

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

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

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

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

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

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

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

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

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

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

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

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

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

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

现。”（《志行之自述》） 

    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

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

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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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

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

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

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

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

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

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

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

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

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

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

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

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

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

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

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

现实论》）。本书选入的《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

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

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

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

全书》，甚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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